
□禾沐

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结婚年龄越
来越迟，30 多岁不结婚的女人大有
人在。其实，她们也不乏追求者，只是
理想的恋爱对象还没有出现。于是本
着“宁缺毋滥”的想法，她们安排好个
人生活，继续单着。在她们看来：与其
凑合恋爱，不如高质量快乐单身。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不结婚孤
单，结了婚两个人一起孤单。这句话
虽有失偏颇，但却得到许多人认同：
一个人充实，好过两个人孤单。

“婚丧嫁娶”几乎构成了我们整
个人生。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这句老话就是在说，每个人到什
么时候就应该干什么事儿。按照这个
逻辑，婚姻也就似乎变成了我们每个
人都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了。尽管
结婚只是一个瞬间，但婚姻的维系与
呵护，却需要我们用之后的人生去兑
现。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人生的幸福
与否，可能就跟当下的婚姻紧紧地捆
绑到了一起，所以就有了“婚姻是二
次投胎”的说法，让人对此更加谨慎。

近几年，“宁缺毋滥”成了很多大
龄男女的“独立宣言”。这话听起来似
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孤独”等待的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宁缺”的是什
么，“毋滥”的又是什么了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独特的
诉求，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

“妥协”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不断地
修正我们的“原始诉求”，让其更加契
合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对于婚姻
的诉求，也是这样。所以那些“相忘于
江湖”的男女，不妨思考一下，自己想
要的究竟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因此就必须“凑合恋爱”，让自
己对于爱的憧憬在这个过程中消磨
殆尽。与其这样，不妨让自己先做一
个爱情麦田的守望者，做好自我增
值，只有“高质量单身”的你，才有可
能吸引来真正属于你的那份幸福。

（《今晚报》）

用“高质量单身”吸引你的幸福

□蔷薇

我想做自己，可惜我不能

A女士正和丈夫闹离婚，这
段婚姻已经令她精疲力竭。但最
后没离成，不是她不坚定，而是父
母不允许，觉得离婚“又丢脸又掉
价”，跟她又哭又闹，各种哀怨。

她看见父母痛苦的模样，
心情很沉重，可同时又深感自
己状态十分糟糕，甚至有过轻
生的念头，但都被打消了。原因
是她觉得：她的命是父母给的，
她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我一直对父母言听计从，
从不让他们操心，好好念书，考
好学校，大学没谈恋爱，因为他
们不让，毕业后放弃了北京的
工作机会，回老家考了事业编
制，然后跟他们挑选的对象结
婚。我想让父母开心，几乎凡事
都顺着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
现在我想离婚，想做一次自己，
为什么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呢？”她觉得即使充满绝望，最
终还是选择了“照顾父母的感
受”，扛下所有痛苦，继续为父
母而婚、为父母而活。

在传统观念里，“让父母不
开心”几乎等同于“不孝顺”，这个
罪过太大，很多人都会妥协，妥协
的代价就是“放弃成为自己”。

因为成为自己，按照自己
的意愿而活，与顺从父母，按照
父母的意愿而活，一定会发生
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是两个独
立人格之间的较量。

这种“孝顺”看似情感浓度
大，爱的能量层级却很低：很多
时候，缺少了主观意愿，只剩下
道德捆绑的压力。也就是说，我
爱你，但我是被迫的。

•好的家庭关系，不会让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错位，会积
极利用家庭的力量和爱支持每个人努力活出自己。

•一个好的家庭系统，一定是家庭成员在共同成长，这就
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认领和完成自己的功课，同时不
去干涉和妨碍他人的功课。

解局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
要先尝试从共生之中抽离出来。

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提到的
“课题分离”思想，其实就是实现个体
分化的一种方法。比如，在案例中，

“离不离婚、做不做自己”是她的课
题，“为此感到羞耻、痛苦”是她父母
的课题。在这个视角下，父母不应该
干涉她的离婚自由，而她也不需要为
父母的痛苦负责，无底线承接父母的
情绪，一味地“溺爱”父母。所有的溺
爱，本质上都是在剥夺对方的成长，

父母对子女如此，子女对父母亦如
此。

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痛苦是
必然发生的，尤其是对于父母而言，
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控
的愤怒之中。但我们要相信，父母有
能力接住自己的情绪，这也本该是属
于他们的功课。

分化后的双方，人格会更加成
熟、人生会更加开阔，能帮彼此更好
地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

（《中国妇女报》）

把痛苦“还”给父母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片段，母亲
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一旦考试考砸
了，孩子就会经历一顿劈头盖脸的拷
问：我花这么多钱供你读书，你为什
么不争气？不替妈妈想想？这个场
景很具有代表性：先表达自己的“牺
牲感”，再以此为筹码，要挟孩子顺从
和听话，利用孩子的愧疚感。

一旦父母表现出因孩子而痛苦，
那么孩子的潜意识会认为：第一，这
一切都是我的错；第二，父母那么好，

而我那么坏，我羞耻至极。为了弱化
这种具有摧毁力的情感，孩子只能启
用“补偿与抵消”的防御机制，也就是
缴械投降，一切顺从父母心意。

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似乎根本不
相信，孩子天然就是爱他们的，并不
需要他们这么用劲地去“操控”。他
们并不相信这种“天然的爱”，而想要

“他们眼里的爱”，即让孩子放弃自
我，保持与他们共生，以此来实现他
们“再活一次”的愿望。

“被要挟”的感觉源于父母的操控

纠缠共生对于孩子的伤害是显
而易见的：他们失去了真正“成人”的
机会，并且将父子/母子关系凌驾于
一切之上，始终无法顺利投注到其他
关系里，这也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
色彩。

有一位舞蹈老师，她母亲将自己
无法成为舞者的遗憾，投注到了她身
上：从小练舞，独自在艺校度过青春
期，考上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舞蹈
团。她活成了母亲理想中的女儿，却
无力爱自己，无法与他人建立长久的
亲密关系，谈了五六次恋爱，如今结
婚生子，也正走向婚姻关系破裂的边

缘，且与孩子关系淡漠。
那么，被孩子千依百顺、万般“宠

溺”的父母呢？他们快乐吗？也未
必，有两点原因：

1.孩子的“反噬”
当孩子的痛苦积攒到一定程度，

人生开始失控时，他的攻击性便开始
爆发。如果因为罪疚感无法惩罚父
母，那么就毁灭自己。

2.治标不治本的伤口
父母的“共生”需求，本就是因为

心里有无法愈合的创伤，他们无法活
出自己，虚弱的自体需要借力他人而
活，如同那位舞蹈老师的母亲一样。

纠缠共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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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先生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不是找一个人宠你、惯着你，而是，你可

以透过一个人，跟他说话，跟他冒险，跟他经
历，来找到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有的人找到了，很开心；有的人没找到，
会委屈、会失落、会怀疑、会迷茫。

有一天你问那个找到的人，她是怎么找
到的。

她说，受了一点委屈，失落了一阵儿，怀
疑过那个人是不是对的人，迷茫过跟他在一
起能走多远。然后，我们结婚了。

你问她，结婚有魔力吗？
她说，没有，婚姻是给有魔法的人准备的。
你要学会把一头撞在一扇门上的委屈，

变成找到一把钥匙的欢喜；你要把打开门，看
到屋里空空的失落感，变成有锅碗瓢盆的烟
火气。

你要把对麻辣水煮肉片的怀疑，变成对
糖醋里脊的开心；你要把对人生的迷茫，试着
变成“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你一定有想要去的地方，有一段路你不
熟悉，所以，你走上前问另一个人：去魔法城
堡怎么走？

他指了指远方的山丘：翻过去就到了。
你“哦”了一声。
他感觉到了你的迟疑和担心。
他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正好我听说

山那边的桃花开了，有一场盛大的会，时间来
得及的话，我们可以在桃树下喝酒猜拳。

你相信他，一定会带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这种奇怪的信任，就是他一眼看出了你的
脆弱，就是他给了你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就是你
突然有一刻找到自己孤独远行至此的意义。

哦，原来有一个人在等我，他也想去我想
去的那个地方。

他问你，你为什么特别想去那里？
你说，很多人都在那里学魔法，等拥有了

魔法，就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他说，恐怕让你失望了，那里就是一个破

旧的城堡，没有白雪公主，也没有魔法老人，
扫帚倒是会飞，鸡毛蒜皮也会飞，我见过很多
人从那个城堡回来，满脸失望，骂骂咧咧。

倒是也见过另外一些人，他们会魔法，两
个人一起，我问他们，去魔法城堡吗？他们很惊
奇地看着我，摇摇头说，去看看那边的桃花。

你问他，你会魔法吗？
他说，会一点。
你问，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看着他笑，也

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
你问他，这就是魔法吗？
他说，对啊，这个魔法很厉害的，学会了这

个魔法，你才可以面对生活的刁难，吧啦吧啦
变变变，然后霉运走开，然后委屈走开，然后焦
虑走开。然后开心“哗啦啦”地降落在你身边。
就算魔法维持的时间有点短，没关系，攒够力
气，可以再拿起魔法棒，“吧啦吧啦哈哈哈”。

你问他，你可以教给我这个魔法吗？
他疑惑地问你，不打算去魔法城堡了吗？
你盯着他，突然笑了，说，我好像找到魔

法城堡了。 （《山西妇女报》）

为什么要结婚

与父母共生的关系中
如何活出自己


